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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命依存的隐喻人类生命依存的隐喻

□□姜耕玉姜耕玉

2004年暑期，我离开都市漂泊西藏，沿

着青藏公路一路向西，对可可西里荒原，并未

太多留意，而是被远处雪峰之巅飘忽的天地

灵秀之气所吸引。尤其是临近唐古拉山、临近

格拉丹东等江源区的著名雪峰，只见乌云低

垂，岚气涌动，透露着一股灵秀、一片光亮。仿

佛乌云是一扇门，岚气把门打开，让生命与灵

魂接近那股灵秀之气、那片亮色。我感到虽然

陌生却很奇妙、很亲近。

在沱沱河能够见到天人合一的自然奇

观，与整个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有关。我在

青藏高原行走了四十余天，身处于藏东林木

葱茏的原生态自然，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身心

受到滋润乃至陶醉。即使面对札达高原那一

片荒芜而古老的黄土，也感到裸露着暖暖的

本相，也许我对黄土有一种天生的亲近。这

是一次生命与灵魂之旅。自此，我对西部有

了一种家园感，每年都要“回家”待一段时

间。十多年来，我凭借亲在的西部体验，写

下一百余首诗歌包括一部长诗。正是出于西

部体验，我创作了《寂静的太阳湖》这部长篇

小说。

可可西里这一高寒地带的原始生态自

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原始生态

自然，不仅是中国长江、黄河的源地，也是全

世界依存的原生态源地之一，被称为“地球之

肾”。而我对写索南达杰的兴趣，不单单出于

可可西里在地理环境上的重要位置。

我在治多这个海拔4673米的高原小镇

住了半个月，接触和感受到藏族人的生活细

节、习俗与信仰。治多位于通天河岸嘉洛草

原，嘉洛草原记载了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这

一游牧民族的历史。他们一代代经历过的生

命岁月都消融在山水草地之中。游牧民族“逐

水草而居”，对未来的期盼离不开与大自然与

草木鸟兽的相亲相依。正是存在于藏族人血

脉里的这一基因，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索南

达杰对可可西里从“经济开发”转向“保护”，

他特立独行，对现代环保意识的前瞻姿态，有

他血脉里基因的支撑。书中索南达杰是1994

年1月18日与盗猎分子枪战中牺牲的真实

人物，又是带有我的心灵感受与对人物深入

理解而创造的艺术形象。

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融合，是亘古不变的主

题。人类扎根于自然，永远离不开自然，而可可

西里是自然之母。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

里芬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视为一种“亲情关

系”，是“拥有一种在家园感”，并要以“这种后现

代精神取代现代人的统治欲与占有欲”。如果

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可西里遭受“淘金”

“猎杀”的破坏，是这种“统治欲与占有欲”的反

映，那么索南达杰就担负起了“取代”的重任，

是对自然“拥有一种在家园感”的人物角色。蒙

语可可西里，又意译为“美丽的少女”。可可西

里可称为“冻龄女神”，她召唤着生态时代的到

来。

不管读多少遍《论语》，你可能仍难找准自己的

位置。不管读多少遍《道德经》，你可能仍难把自己与

大自然相联系。不管读多少遍《易经》，你可能仍难找

到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则。同理，其它的所有经都是这

般，读了就读了，悟了就悟了，但距看清大千世界的

真实面目照样还有着丈量不完的距离。未卜着，混沌

着，无知着，日子就这么过也挺好，反正无知者无畏，

无感者无痛，无醒者无时，无志者无行，无信者无见。

也或许正因如此，生命的个体才千奇百怪，世间的万

物才色彩斑斓，世界才呈现出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

模样。人类这个物种经历数千年的前行，也终究未能

达到文明应有的高等级标准。人类喜欢光的原因，一

定是这世界还有黑暗存在。

世界上的人，语言是不通的，但表情是相通的；

模样是不一样的，但人性是一样的；其所创造出的文

明的确很独特，但彼此之间，的确也有着难以剥离的

交叉和重叠。

有人喜欢开开枪，有人喜欢放放炮。有人喜欢搬

搬是，有人喜欢弄弄非。有人喜欢捕个小风，有人喜

欢捉个小影。生活里若只有油盐酱醋茶，算不得艰

难；内心里若只有喜怒哀乐悲，算不得凄凉；天空中

若只有风雨雷电雪，算不得单调。生活是一面镜子，

你让它照本质可能照不出，但你让它照现象，肯定一

照一个准。

抬头看天，星体无数，日旋月转。太阳即时的光，

8分多钟才能到达地面，披到我们身上。土星上的光

则需要至少20年，远在银河系边缘的仙女座，等它

的信息传过来的时候，已经是240万年之后。1997

年发射的旅行者一号探测器一刻不停地飞，至今也

未能飞出太阳系。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之内，宇宙已经

大到不可计量，无穷无尽。尽管我们在月球上取了

土，在390公里开外的高空建起了空间站，飞往火星

的计划也已进入实施阶段，但比较而言，这都不过是

家门口的小儿科。所以佛文化习惯讲三千大千世界，

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起心动念，就是一千个银

河系。

不盯着地球，我们就失去了脚下的土地，无法生

存。只盯着地球，我们就失去了仰望天空的能力，难

获自由。当把地球放置到宇宙大背景下时，我们会莫

名其妙地相信神秘的力量，人类是另一文明虚拟的

游戏之说，人类因不同于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种动物

而极大可能并非是地球上的原住民之说，正在掀翻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沉埋多年的站桩。在这样一个抉

择的时代，仰望天体已不应该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的专利。视野一旦被打开，边界便无从设置。

假如在地球上，蚂蚁的痛苦可以被忽略，那么在

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痛苦同样不值一提。此时，与

生俱来的孤独感，反倒是人类在汪洋大海中最好的

救生衣。在热闹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具备寻找到静的

能力，在一片静寂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具备迎接热闹

的智慧。孤坐，一定是一种能力，一定是一股力量，一

定是一种释放，一定是最难坚守的修炼。静看日出日

落，花开花谢，云卷云舒，星转星移，只有静看，触得

才深，辨得才明，悟得才透。

我们被尘响打扰得太久，大多已失去了灵性；我

们远没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心身愉悦；远没有在天

体中寻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心明眼亮。当我们觉得

自己痛苦无比的时候，仔细听就会听到连地球都在

说：什么自转公转，那只不过是每天痛得打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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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改的是乡音，不忘的是乡情。

记得那年，我家新盖了两间土坯房。不仅全村的乡亲们过来帮忙，

而且还跟着乐呵了好几天。

那浓浓的乡情、熟悉的乡音，早已融入了我的骨髓里。

房子盖好后，父亲特意在房前种了一棵榆树，我和榆树一起慢慢

长大。因榆树不择土壤，木质坚韧，树干笔直，是做家具、盖房的好原

料。所以，在我的家乡小兴安岭山地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许多村庄

房前屋后都有栽种榆树的习惯。

榆树、杨树成为环抱村庄的主宰，人在村里，庄在树中，宛如一幅

水墨画。

春风吹绿了家乡的田野山川，达子香花盛开，燕子又飞回来了。它

们回到了自己孩提时的老窝，准备繁殖下一代。

有些调皮的燕子，偏偏选中农家厨房的房梁，或在厨房的墙上筑

巢，每天从厨房飞来飞去。乡亲们从不恼火，还把房门打开，并在门沿

上掏了一个洞，让燕子飞进飞出。

这里有乡亲们的纯朴善良。但更重要的是，大人孩子都时刻铭记

村里老人所说的话：“燕子是益鸟，如果谁打死了燕子，毁掉燕子窝，就

会遭到天谴。”正是对老人言语的忌讳，即使村里那些出了名的淘气

包、捣蛋鬼，也不敢胆大妄为。

乡亲们以燕子在自家屋檐下筑巢为荣。用传统的方式、朴素的情

感，爱护和善待远方归来的“客人”，世世代代与燕子和谐相处。

随着季节的光顾，我家门前那棵榆树开枝散叶，破蕾绽放，一嘟噜

一嘟噜挤在一起，叠摞相拥，小小圆圆似铜钱状的碧绿鲜嫩，被灰褐色

的榆枝串连成串，醉挂枝头，听村里的老人说，这是榆钱儿。

村里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讲，榆钱儿也叫榆荚，就是榆树的种子。绿

色、片状，中间鼓出来，边缘处薄薄的，嫩绿扁圆，一分钱大小，因为它

酷似古代麻钱儿，故名榆钱儿。由于“榆钱”与“余钱”谐音，所以寓意年

年有“余钱”。而栽种榆树被称之为种“摇钱树”。这不过是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而已。

老师还说，过去日子艰难的时候，特别是有的地方遇到天灾，粮食

歉收，赶上春季青黄不接，那里的人们只好用榆钱儿充饥。

但从我记事开始，未听说过十里八村的乡亲，哪家哪户用榆钱充

饥的事儿。

我的家乡北大荒，黑土地一望无际，用手轻轻一攥泥土，就能攥出

油来。这广袤的土地、优质的土壤，可以说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除

生产队的耕地外，只要这家人比较勤劳，随意开垦一块地，撒上种子，

就能长出果实，偶尔赶上青黄不接，全家人也不会挨饿。至于孩子多的

人家，粮食一时不够吃，只是把榆钱儿与小米煮成粥，与玉米蒸成窝

头，隔三岔五吃上一两顿，一来换换口味，二来节省粮食，而且更重要

的是缓解了家里暂时的粮荒。

农历二月二刚过，一天，一个头发长长、蓬头垢面的小伙子，被邻

居领到我家。小伙子自报家门，说是父亲的外甥，从辽西很远的地方，

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好不容易才找到村里。

他在火车站不小心弄丢了钱包和身上带的东西。老实厚道的父亲，

听小伙子一口辽西口音，还说出了自己姐姐的名字。之前，父亲老家的

亲戚也在来信中说，父亲的姐姐有两个儿子，最小的已经20多岁了。

这时，小伙子又从兜里掏出一张全家照，打消了父亲的疑虑。父亲

二话没说，立刻把小伙子迎进屋，急忙下厨，给我这个表哥做了一大碗

手擀面，还放了平时我们爷俩都舍不得吃的鸡蛋。

原来表哥已经好几天没吃一顿饱饭、没睡一次囫囵觉了。表哥一

边打着饱嗝，一边伸着懒腰，一头扎到土坑上，不一会儿就打起鼾声。

父亲呆呆地站在原地，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表哥的到来，打破了我和父亲往日平静的生活。因当时生产队需

要户口本才能落户，而表哥手里啥都没有，是个盲流。

那时我们居住的地方，离中苏边境只有200多公里，当时两国关

系剑拔弩张，当地军民防苏防特的警惕性极高，生产队干部不可能给

一个盲流落户，让他参加生产队劳动。

没户口就分不到口粮，只能在家坐吃山空。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

两个多月，本来家里就有我这个“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主儿，结果又

多了一张嘴，时间一长，家里的“米袋子”越来越瘪。

从不上火的父亲，嘴角生疮。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村里一名社员，

让这名社员求助附近农场的亲戚，帮忙为表哥找份活干。

表哥走后，父亲如释重负，但家里的“米袋子”很快见了底。

父亲是一个倔强刚毅、很要脸面的人。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像我家

人口少，还没粮吃，村里人背后肯定会戳脊梁骨。

门前榆树上一堆一堆地簇拥着成串的榆钱儿，吸引了父亲的目

光。他趁门前没人，悄悄地去树上撸了一些榆钱儿。并苦笑着说，“活人

哪能让尿憋死，有了榆钱儿，咱爷俩就不用为吃的发愁了。”

他把撸回来的榆钱儿，用水简单冲了冲，与小米煮成粥，还与玉米

面和在一起，蒸成了窝头。第一顿，我吃得挺有滋味。但一天三顿，就觉

得有点剌嗓子，咽不下。这不算什么，最痛苦的是大便，肚子鼓鼓的，脸

憋得通红。父亲只好用土办法，让我喝点香油缓解一下。

纸里永远包不住火。一天午饭，老姨正巧路过我家。她看见锅里、盆

里都是小米煮的榆钱儿粥，玉米蒸的榆钱儿窝头。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埋怨父亲为啥不吱声。

老姨没等父亲答话，便拎起我的小胳膊对父亲说：“你怕丢脸，让喜

子到我家拿粮去。就是我和全家人挨饿，也不能让孩子饿着。”我从老姨

家背回了二十多斤白面。当天晚上，父亲为我做了他最拿手的手擀面。

我离开家乡，尽管曾在一些地方工作过，每当春天来临，我都不由

自主地望着窗外和附近的榆树发呆，每每想起家乡的榆钱儿和老姨，

心中总有无限感慨。

每次回乡探亲，我都要买些老姨最爱吃的蛋糕送给她，陪她在土

屋里聊天。老姨还像我小时候一样，抚摸着我的脸，说我又瘦了。她从

篮子里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微笑着对我说：“喜子，你小时候最

爱吃我炒的鸡蛋炒大葱。”没想到，老姨依然还记得。

那天，老姨把我送到门口，我依依不舍，几次回头。看见她站在门

口一次次向我招手，我忍不住流下热泪。没想到的是，这次与老姨分

别，竟然是诀别。后来听四表弟说，老姨出了车祸，在她弥留之际还一

直念叨着我的小名。表弟怕影响我在部队的工作，没有告诉我。这成了

我人生最大的憾事。

尤其我进了城市，搬进楼房，特别是来到沈阳，感觉这座城市里的

榆树越来越少。其原因是每年五月，榆钱儿叶乱飞乱落，还有白白的柳

絮漫天飞舞，让城市规划者大为恼火。

榆钱儿究竟是什么味道？不同年代，不同的人，不同心境，感觉截

然不同。

“杯盘饧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

吃罢榆钱粥时的感慨；“荡漾。谁傍。轻如蝶翅，小于钱样。抛家离井若

为怜。凄然。江东落絮天。”清代陈维崧在《河传·榆钱》的诗句中表现得

有些无可奈何……历代文人墨客对榆钱儿欣赏，为它写下流芳百世的

不朽诗篇。

如今人们赶上了好时代，生活富裕了，品尝一下榆钱儿，不过是生

活中的小乐趣。至于榆钱儿的食疗作用、食用价值、保健功效以及绿化

价值，只待个人去体验，或者领悟。

“时钟不停地转转转，中国进入新时代……”《歌唱新时代》这首

歌，唱出了十四亿中国人的心声，中国决不会再回到以榆钱儿充饥的

年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今天，我们更要居安思危，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并且应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爱惜每一粒粮食，切莫暴殄天物。

而对我来说，自己的舌尖，恐怕再也找不到从前吃榆钱儿的感觉

和滋味了，因为时光无法带我们回到过去……

今天是十笏园新春庙会演出的最后一天，为了

不留遗憾，我想一个人前去看看。

我步行到了十笏园街区南大门前，只见四条腾

飞的巨龙形状的花灯，组成了四道大拱门，特别是第

一条龙，龙头朝西南方向高高跃起，红色底子黄色鳞

片，在龙肚子里的灯光映衬下，熠熠生辉，显得格外

威武雄壮，气势壮观。四条巨龙的两边还有四个巨

型的大红灯笼，因为太过巨大没法悬挂，只能搭建在

地上。

进入南大门，抬头发现还有这么几条花街。叫

花街，其实等于也是搭建的四条拱门，分别是：十笏

花街、阑里花街、潍韵花街、穿越花街、状元花街，在

头顶上像一个个廊桥，分外妖娆。底下那宽阔的街

道，中间又搭建起了一溜漂亮的临时商业房，这些房

子，本身就像花灯一样漂亮，等于把原来的一条街用

彩绘变成了两条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上熙熙攘攘的

人群，人头攒动，花灯挂满了空中，商贩们的叫卖声，

喇叭的广播声，声声不断。酸甜的冰糖葫芦像一串

串红灯笼，艺人正在用糖水画画，冷却后就变成了漂

亮又好吃的糖人糖画。

各种小吃琳琅满目，摊连摊户连户，又像画又像

食物。因为人和摊位太多太多，人家商家都忙得不

亦乐乎，我又不能上前去问，怕影响了人家生意。于

是我灵机一动，用手机拍下他们摊位上面，又是花灯

又是名称的招牌：大连火爆鱿鱼、哈尔滨大香肠、十

元三串的大面筋、芝士棒、鸭肠章鱼脚、老长沙臭豆

腐、酸辣粉、薄皮素包，还有奶茶饮品、旋风薯塔、图

林根大肉肠、章鱼小丸子、陕十三肉夹馍……来自全

国各地的美食名吃同街比拼，真像是拍节目，在演

“舌尖上的中国年”。

从南门走到北头，迎面是整个古建筑群里最高

的标志性建筑文昌阁。六层高的文昌阁今天也换了

盛装，到处熠熠发光。它前面的东西街，还是琳琅满

目的小玩意儿和艺术品，彩色的灯笼挂满棚顶。从

西面绕过文昌阁，紧靠它后面的原来就是搭建起的

演出大舞台，舞台前面就是中心广场，西面是郑板桥

政德教育馆。东面是潍坊古玩城，北面就是文化街，

再上北这条大街，就是胡家牌坊街，沿街向东，十笏

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清光绪十一年潍县首富丁善

宝重修扩建为私人花园，被称为北方园林的代表。

沿街向西走是郑板桥纪念馆，向北是十笏园文化风

情街。

在十笏园文化街的每一条街区，人间烟火在这

里显得格外旺盛。人们逛庙会、享民俗、看花灯、吃

美食、赏非遗……喧天的锣鼓声、面塑、花灯、年画、

剪纸、草编……潍坊非遗传承人与游客互动体验，再

现中国文化记忆，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还有

那手工制作的虎头鞋、刺绣、中国结等特色手工艺产

品，还有小孩子最喜欢的风车、面具、拨浪鼓、翻花等

具有浓郁庙会特色的小物件，让你瞬间忆起了自己

的童年，也让我一下找回儿时过年的那个味道。

郑板桥纪念馆东面的中心广场上矗立着巨大的

财神爷花灯，只见财神爷端坐台上，身下放了许多金

银财宝，珍珠玛瑙。他左手托着一个大元宝，右手拿

着一个大官印，似是在给人们送宝，又想让人们升官，

财神爷左右各是一只大兔子和一条大红鲤鱼，寓意肯

定是：让人们在兔年里发大财，并且还年年有余。

两边墙上也都是张灯结彩。每条街上，门庭若

市，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不禁让人想起辛弃疾的词：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

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

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为了防止人员太多发生拥挤和踩踏事故，上级

部门安排了大量警力维持秩序。今晚是最后一场，

演出的曲目有《欢聚一堂》《军港之夜》《天涯灯火》

《秀丽江山》《芦花美》《珊瑚颂》等等。

整个大型庙会，几十条街区，花花绿绿，真如天

上的街市，流光溢彩，让人流连忘返。

曹家巷自古就是一条商业街，估计是十笏园的

主人丁家设立的农贸市场，因为北边不远就是古驿

道。这里在古代估计就交通发达，商贾云集。

我回头又折转向北，沿着十笏园文化风情街，继

续走到北头，就是这古建筑群里最古老的建筑关帝

庙，庙里苍松翠柏，香火缭绕，关帝庙西边是孔融祠，

再往西是个大型儿童乐园。继续向西是十笏园非遗

空间，走到头就是高大的潍洲书画院。偶然发现，这

里竟然还有个《齐鲁文学》杂志社。今晚这里也是锣

鼓喧天，热闹非凡，叫卖声不断。我继续向西然后南

转，路过那条彩灯搭建的如意长廊，到达非遗传承中

心，再向西到了潍洲书画城。

走回中心广场，向西望去，一溜彩灯竟然是绿色

粗大的竹子造型，估计这与郑板桥喜欢画瘦竹有关，

瘦竹又不好设计成彩灯，于是就弄成胖竹了，我随着

人流又向西大门走去。这里有潍坊市美术馆、于希

宁艺术馆、潍坊手工制造博物馆等。

如果不是93岁的老娘打来电话让我回家吃饭，

全家人欢欢喜喜过个团圆节，我还想继续逛逛看看。

走马观花逛庙会
□张希良

榆钱儿的滋味榆钱儿的滋味
□□崔国玺崔国玺


